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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隆山，是我可爱的故乡。
离开故乡已经很久很久。随着岁月

的增长和世道的变迁，一种剪不断理还
乱的故乡情结，像片片挥之不去的云彩，
时时萦绕在我的心头。时愈久，情愈浓。
我的童年和少年是在故乡渡过的，记忆
犹深。1954年，年方弱冠便离开故乡，像浮
萍，居无定处，在茫茫尘海中随风漂流。
1969年非常时期，我的妻子受我株连，带
着幼儿幼女从县城下放到我老家插队落
户。农忙季节，我断断续续在家待过一段
时日。当时土革时分给我家两间旧屋已年
久未葺，加上三个孩子渐渐长大，我的患
难妻子历尽千辛万苦，因陋就简地改建成
三间土砖瓦屋，一家五口算是在故乡安
居了。后来妻子和孩子回城了，老母亲也
谢世了，三间瓦屋因无人居住和管理，在
风雨飘摇中坍塌了。从此很少回乡，常常
有一种隔绝的悲哀。

我老家坐落在县域东北隅的河北新
坝石隆山洗粉店。“河北”是望江人特定的
指称，望江县境内有座名叫武昌湖的大
湖，宽十里，长三十里，像一面明镜镶嵌在
县境中央，映照着两岸绿树青山。人们习
惯地把武昌湖南岸称为河南，武昌湖北岸
称河北。民国年间，河北有廉恭、元善、湖山
三乡，石隆山属于元善乡。解放后重新调
整行政区划，元善乡改名为新坝乡，洗粉
店改名为洗粉村。

新坝乡得天独厚，具有独特的地理环
境，有山有水，自成体系。山不高，却蕴藏几
分灵气；水不深，却富有几分秀色。泥塘沟
河环绕乡境东南，新坝河环绕乡境西北，像
两道天然屏障呵护着这片灵秀的土地。石
隆山像一条长龙横卧在乡境中部，东起龙
口河，南至鲁滩河（两河都是泥塘沟河的一
部分），涨水时摆渡，落水时架桥。石隆山又
称石龙山和十龙山，有十龙抢宝珠的传说。
长十里，宽二里，土地肥沃，人口稠密，物产
丰饶，人才辈出。山脊早已夷为平地，聚住
着檀、王、廖、江、邱、蔡、邹、万等氏族，约三
万多人口。先后建有四座宗祠，从东北到东
南依次为檀氏宗祠、江氏宗祠、邹氏宗祠、
廖氏宗祠，基本分布在一条线上。其中建于
清康熙初年的檀氏宗祠，规模最为宏大，三
进两明堂，飞檐翘角、画栋雕梁，蔚为壮观。
祠前有两座牌坊分列左右，一对石狮雄踞
于门前。第一进门联是：“量沙世泽，著礼家
声”。上联指的是东晋大将檀道济行量沙之

计威退敌军的故事；下联指的是春秋时期
檀弓著《礼记》的故事。一文一武，相映生
辉。第二进有大堂，名“集礼堂”，可容百余
人。堂上挂满匾额。清代桐城文学家方苞
和北洋大臣李鸿章赠送的两幅匾额特别
引人注目。与祠堂毗连建有“瑞莲书屋”，
是讲学和藏书之处。饱学之士常在此设帐
授徒，应试学子纷纷前来求学攻书。科举
考试废止后，书屋设小学堂，民国二三十
年代，元善乡小学设在瑞莲书屋。解放后，
望江第四小学设在宗祠内。数百年来，檀
氏宗祠一直是石隆山教育中心，培养一代
又一代人才。清代乾嘉年间进士江汉、檀
萃，民国年间的望江中学创始人檀颉韩、黄
埔军校教官邹象乔、名塾师檀似渠、檀觉天
等都先后在此求学或讲学。1968年，宗祠
被视为“四旧”撤毁，1969年新坝中学诞生
在宗祠旧址上。一对被埋藏近半个世纪石
狮，又重见光明，巍然屹立在中学校园中
央，虎虎有生气，成为校园一道别样风景。

石隆山西侧有鸿名远扬的西圩，历史
悠久，史载三国时周瑜屯兵皖口，得谷万
斛，即指此处。耕地3万余亩，是望江的米
粮仓，有“家住望江，命在西圩”的美称。民
国二十三年望江大旱，人们说“西圩荒是
荒，还有白饭淘鱼汤”。西圩中有座小湖，
名叫小西湖，春夏之际，“接天莲叶无穷
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莲子菱藕，蟹鳖鱼
虾，应有尽有。清代望江两座文化巨星就
出生在小西湖之滨。一位叫檀萃（默斋），
乾隆年间进士，官云桂地区的禄劝、青溪
等县县令，著作二十余种，是清代24位著
作家之一，出生在小西湖南岸的小墩村；
一位叫檀玑（斗生），同治13年二甲第三名
进士，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功臣馆、国史馆
总纂，才华横溢，名满京都，出生在小西湖
西岸的箭坝村。他们的诗文著作中留有诸
多咏唱小西湖旖旎风光的名篇佳作。檀玑
有一位名叫张檀的曾外孙女，哈佛大学硕

士研究生，定居美国。2009年回国作寻根
问祖之旅，专程到箭坝村察访，回北京后，
她到国家图书馆复印檀玑许多诗文提供给
我正在编辑的《雷音续集》。

石隆山最繁华的地段是洗粉村，洗粉
村因村内的洗粉店得名，那么洗粉店因何
而得名呢？村中人传说一段带有传奇色彩
的故事：很早很早以前，石隆山林木繁茂，
古树参天。林中有一种青藤，粗而且壮，缘
木而生。藤上结有莲蓬状的果实，人们称它
为“栽芭”。果实中含有丰富白色浆汁，尝之
味甘，把它剥开放入水中漂洗，白浆纷纷流
出沉淀成块，浆块晒干后用沸水冲服，香甜
可口，既解渴又降温。有好利者，在路旁设
凉棚将果汁出售，很受来往行人青睐，一时
传为醇浆美饮。后来喝的人多了，卖的人也
多了，人们便称这里为洗粉店。

洗粉店位于石隆山中段，是石隆山人
通往赛口、高士、石牌的交通枢纽。路旁设
有十几家商店，是石隆山人购买日常生活
用品的小型集市。解放前夕，这里有日杂百
货店、糕饼店、豆腐店、杀猪店、烟香店、裁
缝店、篾匠店、理发店，还有酒馆、茶馆、烟
馆，还有酿酒坊、熬糖坊。我记得最深的是：
檀彩南开办的综合商店，规模最大，前店后
坊，生意兴隆；还有檀毓高开办的乐平酒
店，是石隆山文人聚会和绅士议事最佳处
所。菜肴丰富，厨艺很高，门上有副对联：

“闻香下马，知味停车”，虽然有点夸张，却
也有几分真实。还记得一位酿酒的老师傅，
个子高高的，头上留着一支清朝的大辫子，
有时像高鬏盘在头顶上，有时像尾巴拖在
背后，我觉得新鲜，老是跟在他后面看；还
有一位叫福贤的大烟馆老板被县政府抓去
正法了；一位叫王炳文的土匪被曹连堂保
安队逮到在石隆山下的草地上枪毙了。这
些都是陈年往事不值一提，却总忘记不得。

1952年土地改革后，新坝乡政府设在
洗粉店，车水马龙，络绎不断，洗粉店又热

闹起来。供销社、粮站、食品站、信用社、兽
医站、广播站、医疗室、新坝乡中心小学、新
坝初级中学，如众星拱月，先后在乡政府周
围建立起来，成为新坝乡政治、经济、文化
中心。当年的小商小贩都偃旗息鼓，已融入
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去了。继后的乡人民公
社、乡革命委员会也设在这里。从农业合作
化、大跃进、土地承包到户，到红卫兵破四
旧，打倒“四人帮”、计划生育等一系列中心
工作都首先在洗粉店蓬勃开展起来。

从上世纪末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
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来，随着改革开
放的深入开展，特别是党中央颁布免除农
业税的英明决策，是广大农民第二次解放。
石隆山人如鱼得水，甩放包袱，锐意进取，
走出农村，走向沿海城市，凭着一双好手，
一把砖刀，或者一把胡琴，一面小鼓，务工
挣钱，率先致富。石隆山工农大队社员廖绍
才在全县第一个在老家盖起了新楼房。我
和几位老乡去参观访问，撰写了一篇《社员
盖起新楼房》的通讯报道在安庆报上发表，
他请我们作客，我第一次喝到茅台酒。后来
他又组织石隆山从事建筑业的能工巧匠办
起了新坝建筑公司，重信用，讲质量，享誉
县内外。县城内的供销社大楼、新华书店大
楼、华阳电影院都是该建筑公司承建的。有
一年，我回家过春节，车进石隆山，我不禁
眼花缭乱，仿佛进入梦幻般世界，一幢幢新
建的楼房，鳞次栉比地矗立在公路两旁，分
不清哪是邹屋，哪是王屋，连自己的老家也
找不到。十里隆山路，简直成了一条十里长
街。那时我的老慈母还在堂，三间老屋箕踞
在一个被遗忘的角落。母亲笑着逗我说：

“你这位拿笔杆的教书先生，不如那些拿砖
刀的瓦匠师傅”。我笑了笑，无言作答，我
想：自古秀才是富不起来的。于是，我写了
一副春联自嘲：“三间破瓦屋，几代读书
人。”一天，一位收古董的商贩走门前过，仔
细地看一眼春联后，找我母亲要买文物，我

母亲笑着说：“早就被造反派搜去了，连一
块破砚池和破瓷罐也没留。”

今年暑假，我的一位曾侄孙，考取了
华中科技大学，邀请我回乡参加升学宴。因
年事已高，一般宴会我是不去的，但是升学
宴我一定争取参加。我揣着小红包，兴致勃
勃地又作了一次故乡行。宴席设在洗粉店
的鸿运大酒店。一进大厅，灯红酒绿，一派
吉祥喜庆的景象。大厅摆了八桌酒席，后边
还有四个包间，一次可开十二桌，够气派
的。上午10时许，客人陆续来到大厅，虽然
都是亲戚和乡邻，对我来说都很陌生。我是
屋场中比较年长的一位，我的同辈人基本
都作古了。他们来的都是晚辈，有的喊我大
爷，有的喊我小爷，有的喊我大伯，有的喊
我大叔，我只点点头，或者握个手笑了笑，
基本上都叫不出他的名字。席间谈起家常
来还是比较亲切的。他们喝酒猜拳，气氛很
热烈。每个席间都有小孩，都是爷爷奶奶带
来的，爸妈都到远方打工去了。

散席后，一位年逾七十的房侄约我到
他家去看看。这是新农村建设比较规范的
农家住宅，一进大门就是一座大院，院子中
间有一座圆形花坛，栽了菊花、茶花和凤仙
花一类的花草，左边院墙有一棵橘子树，右
边是一棵大桃树。大院后方是一座两层三
大开间楼房，第一层是他儿媳住的，有大
厅、卧室、厨房、卫生间和储藏室，第二层是
他孙子住的，格局不一样，也有大厅，大厅
后部是卫生间，南边一间是阳台，北边一间
隔成两小间，是孙子和孙女住的。他带我楼
上楼下看了一遍，打开一楼大厅后门看看
后院，后院有两间小巧实用的平房，我问这
是作什么用的，他说“这是我老俩口住的”。
别看它小，麻雀虽小肝胆俱全，有小厅，有
厨房、洗澡间，还有一口烧柴的灶。儿媳长
年在外面打工，楼房一般是不开的，他进出
都是后院的小门，只有春节期间儿媳妇打
工回来，才敞开前门后门热闹一阵子。

看过楼上楼下和前院后院之后，他请
我在平房小厅休息喝茶抽烟，聊聊家常。我
说：“你这比过去地主老财住的房子还阔气
哩！”他抿着长满稀稀胡子的小嘴说：“房子
好了，生活也好了，交通也方便了，出门就
是车，过去上县城要走一天，现在只要一小
时。可惜人老了，太冷静了！现在的青壮年
都不种庄稼，也不会种庄稼，读过初中毕业
就外出打工了，只有少数读高中考大学。六
十岁以上的人留守在家看看门、带带孩子、
兴点小菜园，高兴起来邀几位牌友摸两圈
麻将，或者抹几和纸牌……”停了一下，他
到卧室拿着糖果和葵花籽来接着说：“现在
乡下人跟城里人一样，田地都是种粮大户
承包去了，没有庄稼活做，吃的大米都是按
月买；饲料太贵，看猪不划算，吃肉也是买；
农药用得太多，一些小沟小塘鱼虾也没有，
鱼也要买；公鸡不养，圈养三五只母鸡下蛋
给孩子吃。屋前屋后的草地都铺上水泥，鸡
也不能放，鸡屎到处拉，影响环境卫生
……”他滔滔不息地说的都是实在话，虽然
都是身边事，听起来感到有几分新鲜。

休息片刻，他又带我到屋前屋后走
走。大路小路都铺了水泥，路灯也安了。村
前有广场，广场上安了健身器材。广场南边
有祖堂，也称文化活动中心，清明时节到祖
堂祭祖，春节期间家家都托着祭品和香纸
到祖堂完年，屋场有公益事也在这里碰头
议商。屋场前就是老西圩，为了适应农业机
械化，耕地都整平了，沟渠也调直了，纵目一
望，一排排，一浪浪，很是赏心悦目。但仔细
端详却又感到空荡荡的，似乎少了点什么。
中稻收割结束，大部分田野中都是一汪白
水，没插晚稻，没种油菜，也没种红花草。我
侄儿说：“现在种粮专业户都推广杂交稻，产
量高，一亩要收一千多斤，只种一季，再加国
家的种粮补贴，就很有赚头了”。啊……

太阳偏西了，时针指向下午四点，七十
不留宿，八十不留餐，该驱车回城了。故乡
虽好，已无我留宿之地。我在老家，只有三
间屋基地躺在野草荒烟之中，南院一棵百
年老树，似曾相识，依然枝叶繁茂，频频向
我致意，我顾盼流连，迟迟不肯离去……

漫漫人生路，悠悠故乡情，时光荏苒，
我离开故乡算来已六十余年，作为浪迹天
涯的他乡游子，我依然一往情深。我爱我的
故乡石隆山，我的根在石隆山，我的父母和
列祖列宗长眠在石隆山下。但愿我可爱的
故乡，山更清，水更秀，人更精神！

情系石隆山
●檀 钟

油菜花香

我要去的地方油莱花香
我走得很慢
要把故乡的记忆
均分在路上，再一粒粒捡起
稍高些的望春花开始画画
空气里都是芬芳的笔墨

低处的水塘，敞开的田野
宁静的村庄
都在一幅水彩画里
时光已原路返回
现在，我只想把干净的心灵
作为礼物，谦卑地交给故乡

春 忙

风带着油茶花，绕着山坡奔跑
一棵跟不上节奏的白玉兰
手搭凉棚，
多像我白发苍苍的老祖母
等待带着一身露水
与香气的父母，从田间回来

草尖上的阳光，往村庄的方向
挪了挪位置。一声狗呔
惊飞一对恋爱的七彩山鸡
一棵紫云英抬起头来
弯腰劳作的人们抬起头来
整个人间也跟着抬起头来

乡村即景

蜿蜒的村路，像收不回来的
形容词。修改一些老旧的记忆
把乡村的美景，带向远方

清清的水塘是天空之境
蛙鼓与虫鸣
占据了自然的左右声道

善于打鼓的啄木鸟
照料着一座茂密的山林
肯定有一部分油茶花
还认得我。开在记忆里
与我分享，乡村的风俗人情

爱与回忆
还有什么比水塘更爱天空
还有什么比油菜花更爱大地
妈妈，我想你一次
就有一片白云，从山那边飘来
妈妈，我喊你一声
人间便多开了一朵油菜花

那时我还小
像喜欢走神的蚕豆花
妈妈，时间老得太快了
您喊我一声
我体内的春天就苏醒一次

水墨乡村

薄雾把新的一天送来
意味深长的山林
早起的油菜花
失眠的田埂，低处的草叶
比春天多分得一部分露水

清亮的鸟鸣裁剪着晨光
门前的小河穿过一个地名
像一幅水墨，太阳出来之后
薄雾沿着乡村的屋顶出了哪里
我们是不是错过了时辰
与乡愁里的早炊擦肩而过

乡村即景（组诗）

●孙大顺

3 月 5 日是我国的 24 节气中的惊蛰。惊
蛰有三候：一候桃始华，二候仓庚鸣，三候鹰
化为鸠。

周末，我们一家来到蜀西湖公园，此时
的蜀西湖公园里，蓝天飘着朵朵白云，阳光
普照大地，经过了一冬寒冷洗劫的草地，此
时已是黄里泛绿，定睛细瞧，你会发现，金黄
的草地上隐隐约约绣着几处暗绿的影子，那
是从泥土里钻出来的小草的脑袋，一片片，
一丛丛，那些蕴藏在泥土里的激情无声地涌
动。远处环湖公路两旁的绿树依然在料峭春
寒中挺拔生长，它们似乎在和寒冷做最后的
抗争。“叽叽”的鸟叫声从绿叶中传来，使人
想起古人的诗句：“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春
燕啄春泥。”

一处小山坡，有一片梅树林，此时的她早
已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在人们的不经意间
情窦初开。惊蛰前几天，一场突如其来的春雪
为梅花增光添彩，这些梅花树，一律开展了一
场竞花比赛：这枝还未开败，那枝又兴冲冲地
开了三五朵，还有的迫不及待地缀满了花骨
朵……这些梅花的花瓣，你仔细瞧，你会发
现，完全展开的已是红里透白，还未展开的
却是白里透红，只有包裹严实的花苞才显现
出名副其实的深红。花蕊是淡黄的，点缀在红
花之间，为小蜜蜂撑起了一个个灵动的小舞
台。这时候只要你用心观察，你会发现，几只
小蜜蜂在花间忙忙碌碌地穿梭，它们好像不
知疲倦，不知满足地飞来又飞去。如果你能屏
息静听，你会觉得有一种似有似无的嗡嗡声
渐入耳鼓。最引人注目的是，忙里偷闲的人
们，他们或携同家眷，或邀朋呼友，在草地上
或卧，或躺，或立，或跑……每个人都徜徉在
春日里温暖的怀抱！放风筝的孩童，从学校里
走出来，积压了很多的沉闷与郁结，趁这大好
的时光随着家人一道，谁也不愿意浪费这宝
贵的春光，把自己最美的愿望连同风筝一齐
飞向高远的蓝天。

这时，一对母女吸引了游人，小女孩的风
筝越飞越远，越飞越高，不慎风筝线从小女孩
手上滑走，小女孩边哭边追，一直追到湖边，风
筝挂在杨树枝上，小孩哭得更伤心了，母亲在
一群游人的协助下取下风筝，小女孩破涕为
笑，小女孩一边跑一边笑，她的身影一会儿就
消失在茫茫人群之中。只见白云间无数的风筝
似乎与白云试比高。

湖边的柳树似乎与梅花相约，柔软的枝
条上早已吐出点点嫩芽，嫩黄的小黄苞均匀
地点缀在枝干上，向游人宣布了一个可靠的
消息——春天真的来了！

湖面似乎没有人注意，因为它除了夏季
繁华过后留下的稀稀落落的残荷之外却什
么也没有，尽管水面澄清如碧，连对面的高
楼都拥入怀中，可是寂静够成了湖面的整个
色调。尽管如此，但这一点也不伤大家的雅
兴。因为，人的心境早已超乎眼前的景物之
外，这种心境赋予了游人对各种景色的包容
与接纳。

我也如此，春游蜀西湖，不为追逐浮华的
美景，专为寻求一种豁达而行走在一种超然的
意境里。

太阳之花

时令已至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二十一个节
气——大雪。此时本应是“白雪却嫌春色晚，故
穿庭树作飞花”的情景。然而，连续几天的淅淅
沥沥的小雨代替了雪的登场。

清晨，纷纷扬扬，飘飘洒洒的细雨，从云层
里随心所欲地落下。天阴沉沉的，风凉飕飕地，
从街道口吹来，使人不禁打了个寒颤，栾树金
黄的叶子，飘在空中，有的落在路边绿植的空
隙，有的落在人行道上，也有的落在马路上
……只有海桐树，女真树，那些不惧严寒的植
物夹道排列，它们沐浴在雨中，愈加清秀苍翠。
路上的行人，寥寥无几，一律撑着雨伞，把头埋
在衣领里匆匆而行。

远处，街道十字路口，一个橘黄色的身影
在朦朦胧胧的雨雾中若隐若现，他时而俯身捡
拾，时而抬首凝望，时而又从三轮车上取下扫
帚熟练地扫着……他就是环卫工——檀大爷。

檀大爷，今年66岁。北方口音，瘦小的个
子却依然精神矍铄的样子。古铜色的面颊镶着
一对小眼睛，长而浓密的眉毛更显苍劲精炼。
一年四季，橘黄色的外套是他的衣着标配，一
顶黑毡帽是他区别于别的环卫工的不同之处，
他一边清扫落叶一边不时跟行人打个招呼。他
是那么的随意，自然，干练而又一丝不苟！

听老人所言，他来自北方一个小县城，退
休前在一家企业当工人，后来下岗了，现在拿
基本养老金，生活基本上有着落。他说孩子们
在城里生活压力也挺大，为了不给儿女们添累
赘，自愿做环卫工，一来增加收入补贴家用，二
来做些力所能及的劳动，活活筋骨，养养身子，
寻求精神寄托。每当老人说起自己的工作意图
时，老人脸上洋溢着自足的笑意。

尽管他身体很硬朗，但老人有听力残疾。
听老人介绍，年轻时在一家机械厂当工人，长
期机器发出的噪音毁坏了自己的耳朵，落个
终身残疾。我说：“您耳朵背，做环卫工不危险
吗？”老人煞有介事地说：“有啊，刚来的那一
年差点送了命。一个大雾天气，我正在马路清
扫地面，一辆电动自行车从我右侧驶过，我一
转身被她的车把手拽倒了，因为惯性较大，我
重重地摔在马路上，顿时只感觉右胳膊疼痛
难忍，后送到医院，结果诊断为粉碎性骨折。
经交警处理，骑车的女子陪了全部医疗费。
事后，我觉得惭愧不已，据那女子说，她当时
按了喇叭，她不知道我耳聋，以为我会让她
的，谁知我不理会人家，反而让人家破费了。
哎！都怪我该死的耳朵！”“不过，现在好了，
从那一次开始，满街的人都知道了我耳聋，
老远望见我就避得远远的，现在没出过危
险。”老人得意地笑笑。

我问：“檀大爷，天这么冷，又下着雨，你
前面扫，后面又落了一地，你又扫不尽，怎么
不歇一会再扫呢？”他冲我笑了笑，说：“它落
下来我管不着，我只是在路上扫，落是它的意
愿，扫是我的职责，反正我扫到下班时就算完
成了今天的任务。”说完，老人依然是笑笑，又
进入了忙碌之中。

又是一个大雾天气。整个天空布满阴云，

连太阳都好像压得喘不过气。整个视野里似乎
笼罩着一层轻纱。道路两旁的树木，花草，围
墙，高楼连同路上的车流和行人都显得朦朦胧
胧，隐隐约约。汽车的闪光灯忽闪忽闪的，就像
神话故事里的海市蜃楼里迷人的珠光紫气。使
人不禁浮想联翩，在这美丽的雾里不知藏着掖
着多少心驰神往的故事。

一会儿，太阳终于按捺不住，它想探望那
个童话里神秘的世界，渐渐从云层里钻出来。
就在这时，雾就像帷幕一样渐渐拉开，行人渐
渐多起来，喧嚣如流水从小区大门涨起来了。
我从小区门前经过，一阵“唰唰，唰唰”的声音，
随着这有节奏的声音，雾被赶走了很长的一段
距离，连同地上的纸屑、落叶，最后一同被赶
走。“檀大爷，早啊？”我习惯地打着招呼。她撩
起橘黄色雨衣的帽子：“早啊！”语气有些迟疑。
我不禁打量了一眼。“是您啊？檀大爷呢？”原来
是檀大爷的老伴。她停下手中的活，“哎，别提
了，老头腰椎盘突出的老病突然犯了，我来替
换他一下。”我说：“檀大爷说您不是身体也不
怎么好吗？生病了不可以向单位请个假吗？”

“我也这么说呀，死老头就是不肯，说请假给人
家添麻烦，人家还要另请他人。所以我只能替
他将就将就。”

听后，我心里有些唏嘘。在这个偌大的
城市里，每一个人就像杂草丛中的一株草
芥，在城市里每一个角落里漂浮着。它要应
对着各种各样的天气变化，经受各种各样
恶劣环境的考验。每个人都是在钢筋水泥
的狭缝中求生存。不是吗？每天出没于小区
门口的，有开宝马奔驰的白领高管，傍边还
搭配着涂脂抹粉的时髦女郎；也有骑电动
车、自行车穿行于风霜雪雨中的上班一族。
更有甚，清晨五、六点钟，一个接一个的年
长老者和时间赛跑抢着在垃圾桶里翻检能
卖钱的包装盒和饮料瓶。他们一天的捡拾
所得，有时还不够那些城市佼佼者一杯奶
茶的钱。这又能怎样呢？只要有人群的地
方，就会出现等级差别。就像一座森林，有
高大珍贵的乔木，也有矮小低廉的灌木，甚
至也有踩在人们脚下的贴地生植物。正是
因为这样的五花八门才有了大千世界，芸
芸众生。

就像檀大爷夫妇，他们不就像那大森林里
一株不起眼的外来之树吗？他们为了儿女挤进
这座城市，在这个大森林里扎根下来，以至不
再漂泊，这要付出多少代价啊！

雾彻底地消散，不留一丝痕迹，城市的
一切又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高楼突兀，在蓝
天下更显雄伟与气魄。几只灰鸟在树上嬉戏
追逐，树上金黄的叶子簌簌落下，连同挂在
枝干上的露珠也纷纷砸在树下的小草上。马
路上重新喧闹起来，车流裹挟着人流，滚滚
而去……这一切的一切，构成城市风景画，
而那橘黄色的影子穿梭于街道的流水之中，
就像梵高笔下的“向日葵”，“让纯净的铬黄，
在各种不同的背景上，在各种程度的蓝色底
子上，从最淡的维罗内塞的蓝色到最高级的
蓝色，闪闪发光……”（梵高语）

这“向日葵”，在我的心中，便是最美的太
阳之花！

春游蜀西湖（外一篇）

●方 武

赏春图 卓识雨 摄


